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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力同

柏拉图

苏格拉底：你都来了，克力同？还早呢不是？

克力同：确实还早。

苏格拉底：有几时啦？

克力同：才要天亮哩。

苏格拉底：真怪，看守也不注意你。

克力同：他和我都熟啦，苏格拉底，我常来么。况且，我

也给了他点好处。

苏格拉底：你刚来，还是来了半天了？

克力同：有一会儿了。

苏格拉底：那干吗不马上叫醒我，倒坐在我床边不吭声？

克力同：我正巴不得这样哩，苏格拉底。我只盼自己，别

这样失眠沮丧。可惊的是你呀，看你睡得好舒服，我有意不叫

醒你，让你尽量舒服一会儿。从前我老是觉得，有你那样的性

情真是福分；现在见你大祸将至，依旧泰然处之，就越发觉得

你真是运气呢。

苏格拉底：唔，真的克力同，像我这把年纪，面对死亡再

斤斤计较，可说不过去啦。

克力同：可别的像你那么大年纪的人，对这样的横祸可是

计较呢，苏格拉底，年龄也帮不了他们的忙。

苏格拉底：这倒是。跟我说说，干吗来得这么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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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力同：苏格拉底，我要告诉你个坏消息 我想你倒不

觉得有多坏，可我，还有你的旁的朋友，我们都受不了啦，我

就尤其受不了。

苏格拉底：怎么啦，什么消息？莫非提洛那船已经靠岸

它一到，我就要给处死？

克力同：还没到，可我想今天就会到啦，有人从修尼阿姆

下船刚到，他们就这样说。他们估计，船今天准到，那苏格拉

底，到明天，你就得⋯⋯结束你的生命啦。

苏格拉底：唔，克力同，我希望这很不错呢。要是神的旨

意便是如此，就随他罢。可我还是觉得它今天到不了。

克力同：你有什么根据？

苏格拉底：我来解释给你。我想船一到，第二天我就得

死，这话没错罢。

克力同：起码法警这样说啦。

苏格拉底：那，我就觉得它今天到不了，明天才能到。今

天晚上，就是刚才没多久，我做了个梦，这梦告诉了我。看来

你还真不该把我叫醒。

克力同：你梦到了什么？

苏格拉底：我想，我是见了个白衣女人，美丽光灿，到我

面前对我讲：“苏格拉底，三天之后你就可以立脚在佛提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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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力同：这梦没什么意义罢，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依我看，克力同，它明白得很呢。

克力同：真的，明白得很。可听我说苏格拉底，听我忠

告，一走了之，现在还不算晚！你的死，在我意味着双重不

幸。固然，我失去了一位无可取代的朋友；而且许多不甚了解

你和我的人，他们准会以为我是撇下了你，因为我要是肯花

钱，就能救你脱险。钱财为重，友谊为轻 背上此等恶名，

耻辱惟此为大！人们多半不会信，我们竭力劝服过你，你可就

是不肯离开这儿。

苏格拉底：不过亲爱的克力同，“人们多半”怎么想，我

们何必去留意？那些真正理性的人，他们的观点才更值得考虑

他们会相信事实真相的。

克力同：可你也知道，苏格拉底，一般人的观点也得考虑

呀。你现在的处境不就表现得很清楚么，流俗人为恶的能力绝

不在小，若他们叫你担了恶名，那作恶的能力才大呢！

苏格拉底：我是但愿流俗人真有无限的能力作恶，这样么

他们也就有无限的能力为善啦，这总还不错么。其实他们全都

做不到。令人聪慧，使人愚钝，他们一例做不来，只能任意妄

为而已。

克力同：随他们怎样好了。可苏格拉底，请告诉我一点。

我希望你并不忧心我跟你旁的朋友的努力，怕你一旦逃走，告

发你的人会找我们麻烦，说我们帮你出逃，会没收我们财产，

会科以巨额罚金，会遭到旁的惩罚？若你是怕这些，请不必考

虑啦。我们自当冒这险救你，要是必要，也可以冒更大的险。

理智点，听我这一次罢！

苏格拉底：你说的这些我自是顾虑，克力同，还顾虑旁的

许多方面哩。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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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力同：是么，别这么忧心忡忡的罢。我就知道有些人，

要不了多少钱，就能救你出去，带你到外邦。你准知道，告发

你的那些人，贱到一点点钱就能买通；我们根本不需要给他们

多少钱，你尽我的钱用，我想也够了。要是你担心我的安全，

不肯用我的钱，还有些外邦朋友在雅典，也都肯替你花钱。像

底比斯的希弥阿斯，专为这带了钱来；凯贝斯和旁的许多人，

也都准备干这事呢。所以我说，别因这一点畏首畏尾，不肯出

逃； 离开雅典，你便会手足无措。有别担心法庭上你讲的

许多地方，都会欢迎你去，要是你打算去帖撒利亚，那里我有

朋友，会照顾你，保护你，帖撒利亚没人能够作你的难。

况且苏格拉底，我觉得你做得不对，明明能够保命，偏要

浪掷开去。你这样一心做的，正遂了敌人所愿，他们正打算毁

了你，此前他们不就是这样做的么。还有，我觉得你这也有负

于你的儿子。你养得了他们，教得来他们，却宁要弃子辞世，

害他们听天由命，受命运播弄。他们何命之有？孤儿寡母，茕

茕孑立而已。人或可不生育子嗣，如若生育，便需培养教育到

底。我觉得你选了条顶顶省力的路线，其实你倒该选择勇敢良

善，因终你一生，你一直教导着实践善行。真的，我羞耻你的

打算，羞耻我们 你的朋友们。在你这整个事情上，我们的

行事活像些胆小鬼。先是全无必要，你却给带上法庭 此其

一。而后是辩护时的表现 此其二。最后，是成了个大笑

话，我们竟造成了如此状况，因我们胆小畏葸，无所事事，害

你失之交臂 因为若是我们有点用处，则事态可追，可我们

不救你，你也不救自己。

这样，苏格拉底，若你不好自为之，你和我们忍尤攘垢，

何其耻辱！来罢，定夺了罢！如今真真已经太晚，必须当机立

断。再没有什么选择，今夜就得一切停当。再耽误时间，就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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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做到，现在已经太晚啦！我劝你，苏格拉底，为万全计，听

我的忠告，别不理智啦！

苏格拉底：亲爱的克力同，我真 这感谢你这一片热心

要假定，你这热心都有正当的理由。要是没有，则其情愈炽，

愈难听从。那，我们必得考虑，我们是不是该听从你的忠告。

你知道，这可不是我的什么新念头；我生性如此，任何朋友的

忠告，惟经过深思熟虑，表明乃是理智的正途，我方能恪守。

纵然身临变故，我却不能放弃一直信守的原则；这些原则对我

一如往昔，我也便一如既往地尊重它们。因此身临如此境况，

若我们找不到更好的原则，你不妨断定，我是不会赞成你的

即便大众的权力以监禁、处决、籍没等等手段，乞灵于什

么变本加厉的魑魅魍魉，来吓唬我们幼稚的心灵。

那，我们怎样考虑这问题才最合理性？我们先来看看你对

大众观点的看法。说有些观点该认真对待，有些则无此必要，

这话是不是永远正确？或者，这话是不是永远错误？要么，从

前我未曾面临死亡时它是正确的，而今我们看得很清楚，继续

坚持这实在空洞荒唐的观点，颇有些不合时宜。克力同，我要

靠你的帮忙，对这样的问题考察一番，看看身处此种境况，这

说法是不是变得有所不同，还是它依然如故，也看看我们该打

发了它，还是该接受了它。

我相信，那些认真的思想家的想法，跟我刚才的说法一

样，就是认为有些人的观点该当得到尊重，旁人的则不然。那

么我来问你，克力同，你不认为这原则是正确的？在一切人的

可能性上，你不虞明日会遭死亡横祸，这将临的灾难也不会令

你心神烦乱。那么想想罢，你是否认为这样的原则正确得很

就是我们不该认为所有人的观点都该得尊重，而只有一些

观点该得，旁的就不该？你会怎样讲？这话公平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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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力同：唔，公平。

苏格拉底：换句话说，我们该尊重好的观点，而不尊重坏

的观点？

克力同：是呀。

苏格拉底：聪明人的观点是好的，笨人的观点是坏的？

克力同：自然啦。

苏格拉底：那么接下来，我常举的例子你怎样看？一个人

锻炼身体，且想做得认认真真，他是该不分青红皂白留意一切

毁誉、所有观点，还是惟独留意那一 医生或个有资格的人

者教练的观点？

克力同：只留意那一个有资格的人的观点。

苏格拉底：那，他的休戚该惟独关乎那一个有资格的人的

毁誉，而不是公众的毁誉。

克力同：显然这样。

苏格拉底：因此，他的运动、锻炼、饮食，便需受制于教

练员的判断，惟他的知识才算专业 而非受制于其他大众的

观点。

克力同：是，该这样。

苏格拉底：好得很。那么，要是他不服从那一个人，不尊

重他的观点和和赞誉，而留意于没有专业知识那般众人的劝

诫，他不是肯定要遭到恶事？

克力同：没说的。

苏格拉底：可这恶事是什么？它殃及何处？我是说，殃及

不服从的人的哪个部分？

克力同：他的身体，显然啦；它会害了他身体。

苏格拉底：好极了。那样，你就来告诉我，克力同 我

们不必将所有例子说个遍 这是不是该当一条普遍规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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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先用于我们所要决断的问题，如正义与非正义、荣耀与耻

辱、善与恶？事关我们遵从畏惧的大事，我们是该听从多数人

的观点，还是听从那一个人 假设他的知识才算专业？这种

说法是不是正确 我们必得尊重敬畏这人甚于其他所有人，

如若我们不听从他的引导，便会戕害了那（常言道）善行利之

而恶行毁之的部分？抑或这些说法全没有意义？

克力同：不啊，我觉得这对得很哩，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那，想想下面一步。我们有一个部分，是健康

利之而疾病毁之。要是我们听了外行的告诫，害了那个部分，

这部分一毁，生命还有什么价值？这个部分，我指的就是身

体。你承认么？

克力同：唔。

苏格拉底：好的。身体既然疾病交加，生命还有价值么？

克力同：自然没有啦。

苏格拉底：可我们那善行利之而恶行毁之的部分，又待如

何？害了这部分，生命还有价值么？抑或我们相信这部分，这

善与恶作用的部分，不管它是什么，究竟没有什么那般重要？

克力同：自然不是啦。

苏格拉底：倒比身体更珍贵？

克力同：唔，更珍贵。

苏格拉底：这就是说，我亲爱的朋友，我们不当考虑一般

大众对我们讲什么，而只该留意那明辨是非的专家，那代表真

理的惟一权威。所以，你开始的提议就未免错误，因为你讲，

在事关是非荣辱和善恶的问题方面，我们得考虑大众的观点。

当然啦，人们会不同意我。毕竟，大众有权能，可以将我们置

于死地么。

克力同：自然这样！真是哩 苏格拉底。人们会这样反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 8 页

你呢。

苏格拉底：可是要我看，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方才的议论

依然坚如磐石哩。同时，我还想要你考虑一下，我们是不是还

满意 真正重要的不在乎生活，而在乎好的生活。这一点

克力同：满意呀。

苏格拉底：好的生活，跟高尚的生活、正当的生活不是同

一件事？

克力同：是呀。

苏格拉底：那，既然同意了这一点，我们就来考虑，不经

官方释放，我一走了之是否正当。要是证明了它正当，我们必

得一试；否则，我们只好罢手。至于你讲的那些想法，费钱

啦，名声啦，养育孩子啦，克力同呀，我怕它们全代表了流俗

人的考量，这般人能置人死地，也能引人回 要是他们生路

肯做 凡此种种，一例不动理智。我想，既然论辩为我的话

们导夫先路，我们真正的责任，便是只考虑一个问题，只考虑

我们方才提出的问题。我们行贿示好，给那些会搭救我的人，

救我出逃，或者安排我自行出逃，这样的作为是否正当，或是

否大谬不然？如若显然，这些作为乃是大谬不然，我便无法虑

及是否要静候死亡的问题，也无法虑及在此无所事事会带来的

旁的悲惨遭际，而应该孜孜莫要冒险行于不义。

克力同：你的话很对，苏格拉底，能不能考量一下我们该

怎样做呢？

苏格拉底：我们一块儿来看罢，亲爱的朋友；要是你能反

驳我的随便哪句话，就反驳好啦，我会听你讲；要是你做不

到，就请像个好朋友那样，莫再对我一遍遍说什么我该不待官

方释放擅自出逃的话。在未曾遵行我心中之道以前，我甚愿得

到你的首肯呢；我绝不欲拂逆你的信念行事。请留意一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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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的起点 希望我开始的方式得你满意 并请试试用你

最好的判断，回答我的问题。

克力同：我就来试试。

苏格拉底：我们能不能说，人绝不应有意做错事，还是说

做不做错事要依环境而定？从前我们同意过，做错事绝不会良

善又荣耀，这话是不是真确？还是最后剩下的这几天，我们倒

要将从前的信念一概抛弃了事？像你我这把年纪，克力同呀，

我们怎能整天价争论不休，却不晓得我们跟一对孩童不过半斤

八两？我们往常讲的，真真就是真理呀。不管大众如何想，也

不管我们的选择会令我们更其愉悦或者更加艰辛，事实毕竟只

有一端，便是做错事决计会对那做事的人较坏也较不光彩。我

们是这样想的，不是么？

克力同：是这样呀。

苏格拉底：那样，我们在一切场合都不可做错事。

克力同：不可。

苏格拉底：人即便遭到错待，也不可还以错待 虽然人

们多半以为这甚是自然。

克力同：显然啦。

苏格拉底：再跟我说一点，克力同。人该不该伤害他人？

克力同：当然不该啦，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再告诉我，人们多半相信伤害该以眼还眼，以

牙还牙，这是不是正当？

克力同：绝不正当。

苏格拉底：我想，这是因为，伤害旁人跟错待旁人并无差

别。

克力同：没错。

苏格拉底：因此，人便不可以怨报怨，以恶待恶，不管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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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怎样招惹你。请注意，克力同呀，在承认这一点的时候，你

莫要接受拂逆你本心的东西。我晓得，有如此想法的人，现在

甚少，将来也不多；于是服膺与不服膺的人达不成共识，只好

相轻相辱。我还要你留意，看你是否与我同心，是否我们可以

由这既成的前提出发讨论，便是做错事也罢，以错待错也罢，

以害还害也罢，都绝不正当，还是你不同此见解，不以此为讨

论的基础。多年来我服膺这一点，且至今不改；若你别有所

见，就务请直言给我。可若你仍取我们平素的立场，请听我下

面的话好啦。

克力同：我还是这立场，也同意你的话。接着说罢。

苏格拉底：好罢，下面是这一个问题。我们承诺的事情如

若正当，是必须做到，还是可以背约？

克力同：必须做到。

苏格拉底：那么显然，若我们擅离此地，而不得国家允

准，我们是不是便犯了伤害，且伤害了最不该伤害的人？我们

是否该坚持方才的允诺？

克力同：我答不了你的问题，苏格拉底。我还没想清楚

哩。

苏格拉底：我们这样来想罢。假定我们准备由此脱逃

或者换个说法也罢 雅典的法律和宪法会来在我面前，问我

道：“苏格拉底，你这是想做什么？你如此图谋，岂非在竭尽

全力，来败坏我们 败坏法律跟整个国家？难道你还能想

象，若是法律判决无法生效，倒能被私人取消破坏，城邦竟还

能存在，不给翻个底朝天？”

克力同呀，我们该如何回答这问题，又该如何回答类似的

问题？有些人，特别是那般职业演说家，对于违反法律，对于

违反那执行判决的法律，都有不少的话讲。我们是不是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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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我打算破坏法律，因国家在审判我时做了错误的判决，

错待了我”？我们该这样回答，还是怎样？

克力同：我们就是该这样回答呀，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那，假设法律说：“苏格拉底，你和我的共识

当中，不就包括了这种条款？你岂不该遵行国家做出的判决？”

法律要是这样说，可怎么好？

若我们对这话表示惊讶，法律或许会讲：“莫要如此待我

们的话，苏格拉底，回答我们的问题好啦，你惯于问答式的方

法么。请讲，是什么竟至于你反对国家和我们，必欲试图破坏

了我们？首先，不是我们给了你生命？你父亲不是通过我们，

才娶了你母亲，生了你下来？告诉我们，你对我们处理婚姻的

法律，何抱怨之有？”

我会讲“：没有呀。”

“那好，对处理儿童养育和教育的法律 你也是如此长

你大成人的 又何抱怨之有？你岂不该感谢我们规定了这一

切的法律，教你的父亲给你文化和体育方面的教育？”

我会讲“：是的，应该感谢。”

“好得很。那，你既是如此生养教育，首先，你又何能否

认，你和你的先人，都是我们的子嗣和奴仆？若是如此 你又，

何能想象，对我们之为正当者对你也同等正当，而不论我们怎

样待你，你一报还一报都是合情合理？对你的父亲和雇主

你若你有雇主的话 自是无权一报还一报。骂你不可还口，

打你不可还手，旁的诸如此类的事情也是同样。而你竞想对你

的 当我们要将你处死，且相信这国家及其法律能做这种事

判决实属正当，你却竭力要将你的国家及其法律破坏掉？你

尊善崇德的人，怎么竟讲这种做法合情合理？你难道聪明到忘

记了，比起你的父母，以及旁的先人，你的国家可是远更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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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远更可敬，远更神圣，神人共仰，智者皆伏？你难道不晓

得，国家一怒，岂不比你父亲一怒，更应令你肃然求饶？你难

道不晓得，若你无法规劝国家，便只能噤然而从，甘心接受惩

罚 鞭笞就鞭笞，监禁就监禁？若国家命你从军，命你负伤

战死，你必得奉行如仪，这才算做得对头哩。不得临阵脱逃，

不得擅离职守。战场也罢，法庭也罢，旁的什么地方也罢，城

邦命令既下，你必应声赴命，或依据普遍的正义予以规劝，然

而 逆而行，对父母已是大罪，对国家其罪更是无以复加啦！”

法律说的可是真话么？克力同呀，我们该怎样讲

克力同：是呀，我想是真话。

苏格拉底：法律或许还会这样说：“那，想想罢苏格拉底，

我们说你现在要对我们所做的绝非正当，这是否也是真话。我

们生了你，养了你，教了你，所有的好事给别的公民一份也给

你一份，且事实上还允许我们公开宣示这样的原则，便是任何

雅典人，已届成年而且了解国家的政治组织以及我们法律，若

他对我们不满，我们允许他随意带着财产远走他乡。你们中有

谁对我们跟国家不满，自能选个殖民地前去，或者移民到旁的

国家，所有我们法律都不会拦阻他带着全部财产，随意离开。

可另一方面，若你们中有谁见了我们的司法以及旁的公共组织

是什么样子，依然居留不去，我们便认为他由此而同意了我们

要求于他的一切。我们认为，不服从的人犯了三重的罪：一因

为我们是他的父母；二因为我们是他的监护人；三因为既经同

意服从，却不服从我们，也不在我们失误的时候予以规劝，改

变我们的决定。虽然我们的命令无不表现为建议，而绝非横蛮

的强令，我们也允他选择 是规劝我们还是服从我们，他却

实是两者都不去做。苏格拉底呀，你若做你打算的事情，便要

犯下我们讲的这几桩罪行，你的过犯绝不轻于你的同胞，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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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重于此啦！”

若我询问原因，他们一准会严正攻讦我，指出在雅典，还

很少有哪个人跟他们订立的约定，如我这般明确。他们会讲：

“苏格拉底，我们证据确凿，见得出你原对我们以及国家觉得

满意。若你不是特别依恋你的国家，便不至于如此不欲离境。

除去从军出征而外，你从不为过节或旁的目的而出国。你不像

别人那样出国旅行，也不觉得该了解别的国家和宪法。对我们

以及你的城市，你觉得心满意足。你选定了我们，一切行动像

公民那样服从我们，你在我们的城市生子，这充分证明了你满

意此 那一城市。况且在受审时，若你选择，本可判以流刑

样的话，你本可获得国家许可，做你如今不获许可而欲做的事

情。然而彼时你充好汉，讲什么不惧死亡，如放逐毋宁死，而

今却对先前的声明不管不顾，不尊敬我们法律，而意欲破坏我

们。你的所作所为，倒像个最下等的奴才，只想一逃了之，全

不管你同意作为我们国家一员的契约。那么，你就先来说说

看：若我们讲，你的所言所行，都必得符合一个服从我们的公

民，这样的说法是不是真切？”

克力同呀，我们这可该怎么说？我们非得承认不可，对

罢？

克力同：非承认不可哩，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那，他们就要说啦：“事实上，你就是在破坏

与我们订立的契约，虽然你订约时既无强制，也非误解，没人

限定时间，逼你决定。若你不满意我们，或觉得这契约不公

平，你有七十年时间可以离开这国家。你夸斯巴达跟克里特是

良善政府的楷模，可你并未选择去那里，或者旁的希腊及异邦

国家。即便你腿跛目盲，身体衰老，也不会更加耽于这城邦

啦。显然得很，你比旁的雅典人更其喜欢这城邦，喜欢我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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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谁会喜欢一个无法无天的城邦呢？而今，难道你不欲恪守

你的约定？没错，苏格拉底，你若听我们的忠告，便起码不至

于逃离城邦，贻人笑柄罢。

“请你考虑，若你失信犯科，于己于友又何有裨益。显然，

你的朋友也要冒着流放失国、褫夺财产的风险。而你呢，若你

去一个邻邦，其政治修明诸如底比斯或者麦加拉，该国宪法会

视你为仇雠，所有善良的爱国者会疑你为破坏法律与秩序的

人。你的行为适坚定了陪审员们的看法，认为对你的判决公

正；破坏法律的人，自会被目为败坏青年和愚人。那，你会逃

开修明的邦国，避开优等的人民？若你如此，生命又何价值之

有？抑或，你还会接近那些人民，厚颜无耻和他们谈话？你会

做何讨论呀，苏格拉底？还会如现在一样，讨论良善、诚信、

制度、法律，认其为人类最珍贵的财富？你不会觉得苏格拉底

及其一切未免声名狼藉？你必会觉得的。

“然而，或许你会抽身远游，投奔帖撒利亚克力同的朋友？

那里漫无法纪，准有人喜听你逃狱的可笑故事，你尽可着戏

装，披羊皮，或别种流亡者的伪装，改形易容。然而就没人

讲，像你这把年纪，余日或已无多，竟还至于斤斤于生命，不

惜败坏最严格的法律？若你不得罪旁人，或许没人会这样讲。

否则，苏格拉底呀，你就听一顿好骂去罢。于是，你只好趋炎

附势，奴颜卑膝，简直就叫‘狂喝闹饮，于帖撒利亚’，仿佛

你去国前往帖撒利亚，是去一吃二喝的。倒是说说，你那般良

善跟诚信的讨论，复将置于何处？诚然你或为孩子们而求活

命，如此你得以将他们教养成人。好得很！是带他们去帖撒利

亚做个异邦人，好叫他们得以占点乐子？还是不带他们去，觉

得若你活着，他们的成长所受教养会强于你不活着，因你的朋

友们自会照料他们？若他逃往帖撒利亚他们会照料你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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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若你遁于彼世，他们何以不能？不用说，若那般自称你朋友

的人还有点用，你尽可相信，他们做得到这一点。

“不，苏格拉底，听我们一句罢，我们是你的监护人呀。

莫多考虑你的孩子，你的性命，以及旁的什么东西，而甚于考

虑正当，这样当你进入彼世，好能面对有司，慷慨应对。很明

显，若你做这事，你和你的任何朋友，都不会由此变得更好，

不会在此世更加诚信纯洁，你进入彼世也不会得到好处。如今

你将要辞世，而你之辞世，却非受害于我们法律的过失，而是

你同胞的过失。但若你无耻出逃，以错待错，以恶报恶，破坏

你自了同我们的契约，加害你最不该加害的人 己，你的朋

友，你的国家，以及我们 你会终其一生面临我们的震怒，

而彼世的法律知道你曾竭力破坏我们 他们的兄弟 他们

也便不会好生欢迎你。别听克力同的，听我们的话罢。”

我亲爱的朋友克力同呀，我向你保证，我分明听见这些

话，一如音乐在耳，他们的争辩在我心中隆隆作响，使我不辨

他物。要知道，如今我一意在此，催促其它皆已无用。然而，

若你觉得尚能做得出色，就随你说罢。

克力同：不啦，苏格拉底，我说不出什么啦。

苏格拉底：那么就这样罢克力同，我们就遵从这条路好

啦，这是神指给我们的么。

（张晓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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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不服从

亨利 大卫 梭罗

我完全赞成这一句格言 “最好的政府掌管最少”；我

希望看到，它更其迅速系统地得以实行。我也相信，一旦实

行，其最终结果便是如此 “最好的政府一无所掌”；当人

们为此准备停当，这将是他们所能得到的政府。政府充其量不

过是权宜之计；往往大部分政府 有时所有的政府，却总是

并不得计。反对常备军的意见既多且强，也理当广为散播，到

头来它们或会导致反对常设政府。常备军不过是常设政府的武

器。而政府本身，仅只是人民选择来执行自己意志的方式；在

人民能够由此来行动之前，它同样易于遭到妄用。试看目前的

墨西哥战争，便恰是少数个人以常设政府营私的结果；因为从

战争开始，人民便绝不会同意这样的做法。

如今的美国政府 它是否仅仅算上一种传统，尽管历史

未久，竭力完整传承以至后世，然而每次传承都不免丧失些完

整？它还不及一个人更其活泼有力；因为单凭一个人，便可以

将它运于股掌。对人民它不过是支木枪。然而它却并不因而不

甚重要；因人们必得有诸如此类的复杂机械，听它的噪音，好

满足他们对政府所具有的观念。因之政府便表明，为了人们的

利益，对他们的诱骗可以何其成功，甚至可以使之自欺欺人。

我们所有人都得承认，这真够了得呢。然而这政府从未主动促

进过任何事业，而只满足于制造麻烦。它未曾维护国家的自

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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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它未曾平息西部的问题。它未曾进行教育工作。从前取得

的所有成就，皆赖于美国人民的性格；如若政府不曾时时作

梗，取得的成就还会更大。因政府乃是种权宜之计，人们可以

由此欣然做到不相往来；而且，如我们所说，当其最便利时，

它的臣民便最能由此做到不相往来。商务和贸易，假若非由橡

胶制成，便绝无可能跳过议员们在其路上不断设置的障碍；而

这般人，倘若完全以其行为的效果来判断，而不同时考虑到其

行为的意图，他们自该给当成堵塞铁路的捣蛋鬼，并因而受到

惩罚。

然而实际上，作为一个公民讲来，我还不像那些自称不要

政府的人，我不要求立即取消政府，而要求立即有个更好的政

府。让人人都说清，哪一种政府才能得到他的尊敬，这将会为

获得这样的政府而迈出了一步。

说到底，当权力归人民掌管之时，将会容许多数派统治，

而且这统治会持续很久。究其实际原因，并非因为他们最可能

站在正当一方，也非因为这对少数派而言俨然最为公平，而因

为他们在物质方面最为强大。但一个政府，若其一切情形都由

多数派统治，它便不可能植根于正义之上，甚至在人们对此理

解的意义方面也不可能。一个政府，其实际决断正确与错误的

不是多数派而是良心，这难道不可能做到 一个政府，其？

多数派的决断仅限于那些适用合宜准则的问题，这难道不可能

做到？公民们必得暂时 或最低限度把自己的良心交托给议

员？那样，每个人何以又有良心？我想，我们首先须得做人，

其次才是做臣民。培养对正当的尊重尚不可取，对法律的尊重

又何足论？我有权承担的惟一义务，乃是不论何时，都做我认

为正当的事情。人们说得好，合作云者固然没有良心，然而有

良心的人的合作却不失为有良心的合作。法律无法带给人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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